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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至“ 山 寺 馈 茶 知 谷
雨”，忽而舌底生津起来，掐
指一算，“雨生百谷”之季快
到了。我的家乡盛产茶叶，
记得年少时，每逢周末，父亲
总会骑着单车带我来到苏州
郊区的洞庭东山，开春，矮墩
墩的茶树抽出了嫩绿的新
芽，站在茶园坡地放眼望去，
就像一块块绿毯铺盖在土地
上，一垄垄翠绿随风摇曳，空
气中盈溢着一阵阵清香味
儿。“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
烟。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
天。”与诗中描述场景仿佛，
村妇们挎着竹篮，三三两两
来到茶园，清晨趁着露水，在
轻雾如烟的茶丛中，采摘翠
绿鲜嫩的漫坡春茶，回去晾
干露水后，烧柴火在锅中杀
青，然后在竹匾里搓揉、晾
摊、再干，最后放入炭火烘焙
干燥，“天下第一”名茶碧螺
春就问世了。碧螺春原是本
土一种野生茶，产于碧螺峰
石壁缝隙。开春，当地村民
常采此茶，即便裹在怀里，也
挡不住浓烈异香飘逸散开，
当地人用吴语戏称为：“吓煞
人香”。后来，康熙爷驻跸东
山，喝过此茶，龙心大悦，嫌

“吓煞人香”这个名字太过粗
俗，看茶叶蜷曲如螺，如美人
发髻，又采于春天，遂赐名

“碧螺春”，于是，好茶有了好
名，声名鹊起，还作为贡茶年
年进献朝廷。

正宗的洞庭碧螺，市面
上不多，十分稀罕。记得上
中学那年，有人送了一礼盒
洞庭碧螺，打开盒子，端的
是“铜丝条，螺旋形，白毫显
露，银绿隐翠”。我捏一小
撮，开水冲下去，芽叶徐徐舒
展，似白云翻滚，茶水银澄碧
绿，清香袭鼻，啜一口，凉甜
鲜爽，舌底生津，饮后回甜无
穷。可惜，好景不长，母亲是
个“外行”，打开罐头，瞧着茶
叶毛茸茸的，以为发了霉，全
部倒入垃圾桶。父亲得知
后，直跺脚，“有茸毛的茶才
是顶级的茶，你这一倒，大
几千没了，真阔绰！”不管怎
样，有生之年，也算一亲此
茶芳泽。

我家乡人素有孵茶馆的
习俗，我祖父年轻时跑江湖
经商，是资深茶客一枚，天
蒙蒙亮他就出门，打个“三
轮 的 车 ”去 茶 楼 占 个 好 座
头。老茶客们吃早茶，先是
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消消停
停吃早点，倘若恰逢生意场
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
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
也把生意谈了下来。我的父
亲和叔伯们更是整日里茶杯
不离手。耳濡目染之余，我
十岁上就开始喝茶，学起祖
父的样子，从茶叶罐头里取
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蜷曲
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

上 浮 下 游 ，直 至 水 呈 青 绿
色，看杯中嫩芽沉浮，忍不
住辍了一口，较之可乐、果
汁的甜腻，这茶别有一股清
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
香绕喉。打那以后，我开启
了“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
茶”的“泡”茶生涯。

其实，我对茶叶的品种
倒不是很挑剔，像西湖龙井、
太平猴魁、庐山云雾、六安瓜
片……各茶有各茶的好，倒
是品茗高手乾隆一句“雨前
价贵雨后贱”深合我意。《茶
疏》云：“清明太早，立夏太
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传
统老观念，皆以明（清明）前
茶为最佳，故众人多追捧明
前茶，趁早尝香。可明前茶
皆是嫩芽苞茶，且价格甚贵，
开水里一泡，根根如银针竖
立，惜乎，汤汁太薄，两三泡
下来，就寡淡了，经不起三番
五次冲泡，因此，真正的老茶
客很少有买明前茶。谷雨前
的茶就不同了，俗话说：“茶
叶两头尖，谷雨值千金”，谷
雨前采摘的茶叶发育充分，
叶肥汁满，汤浓味醇，久泡仍
余味悠长，在玻璃杯泡开后，
茶叶鲜活如枝头再生。可谷
雨后的茶，涩味偏重，香气降
低，如过了冬的大白菜，身价
暴跌，名贵的碧螺春也成了
寻常的炒青。

像我这种一日换四五次
茶叶不止的工薪阶层，哪里
消费得起昂贵稀有、寸茶寸
金的洞庭碧螺春。几年前去
了一趟鄂西南硒都恩施，游
恩施大峡谷时，无意邂逅了
种植在海拔千米高山上的恩
施玉露茶，山里人邀我喝了
一碗，汤色清亮，入口清爽，
嫩香且耐泡，一斤中上等的
茶才两三百元，确系一款理
想口粮茶。每年开春，我都
会订上几斤雨前茶尝尝鲜。
泡茶叶不能一咕噜倒下开
水，易烫黄新叶，须先用常温
水泡至杯身三分之一处，然
后倒三分之一开水，余下的
三分之一，慢慢用开水续。
这样，茶叶的精华便缓缓释
放出来，能保持茶水常青不
改色。

起先，我在老宅的“瓦屋
纸窗”下喝，坐在庭院当中，
看碗里几撮嫩芽，在水中绽
放，芽肥叶硕，色泽鲜翠，如
重生，又似复苏，仿佛一年的
春色都浸泡在其中。茶水是
清新的，我的心情也跟着清
新起来。老宅拆迁后，我又
跑到苏州园林、山坞寺庙里
喝茶，一边看书一边啜，一边
码字一边品，茶，越泡越淡，
手稿，却越叠越厚，一篇篇珠
玑妙文，就是在茶水里泡出
来的。谷雨时节，沏一壶细
如雀舌的春茶，顿觉缕缕清
香溢出，尘世浮躁、功名利禄
皆烟消云散。

徜徉阡陌，斜倚菜花，采
撷春光，有清雅古意。陌上
赏花，花事纷繁，或浓或淡，
或雅或俗。南山在望，乡下
日子绵软悠长。

翻阅典籍，《山家清供》
记载多种花肴，有檐卜煎、菊
苗煎、芙蓉羹……玫瑰可制
蜜饯，樱花、紫藤能做糕点，
面拖玉兰享誉中外，哪怕是
国色牡丹皆可食。

乡间花馔，巧妇烹制，皓
腕凝雪，月色清远，寻常日子
便旖旎生动起来。

掐一把油菜花苞，又呼
菜薹。洗净切断，放蒜片、葱
花、干辣椒爆香，加入菜花嫩
芽翻炒片刻，起锅。爆炒菜
薹，咸香辣鲜，菜蔬香里渗出
水果香，实是嫩滑爽口，不忍
卒筷。

母亲擅做槐花饼。把槐
花揉进面粉里，搅拌均匀，加
点糖精，在铁锅里摊，或摊在
箅子上蒸。出锅槐花饼，柔
若玉脂，清香扑鼻。槐花饼
可切成菱形，拌青菜薹同炒，
黄绿相间，色调明快，味蕾立
陷鲜美沼泽中。

槐花爆炒韭菜，青白相
衬，就像踏青时瞥见苇滩上
的几点新绿。槐花炖草鸡
蛋，味道鲜美。令人感到尘
世渐远，岁月静好。

桃花泡茶，花瓣起舞，娇
艳的颜色渐渐融入水中，喝
起来有淡淡的香甜。茉莉花
可泡茶，母亲把它做成茉莉
花炒蛋，清香四溢。令人想
起《红楼梦》中“迎春又独在
花阴下，拿着花针儿穿茉莉
花。”

玫瑰花可制作玫瑰酱，
是食粥的绝佳佐料。杏花酱
中，瓣瓣杏花宛然可见。那
种薄俏和肉粉，叫人怜惜。
佐酒浅咂，任阳光绵软轻抚，

看岁月兀自流淌。
院中桐花落，一地春愁，

撷拾做馅包饺子。沸水里的
桐花饺，沉浮起落，粉绿透
明，一股仙气袅娜升腾。咬
之，露出了春日美食的斑斓
色彩。

栀子花“和稀面拖油煎
之”，品咂起来顿生“清和之
风”。尝之，似有小园香径
独徘徊的意味。难怪杜甫
诗云：“于身色有用，与道气
相和。”

玉兰花瓣肥厚硕大，将
花瓣洗净，拖面油煎，香甜可
口，谓之酥炸玉兰。木槿花
煮豆腐，味道鲜美。将花朵
调入稀面粉和葱花，入锅油
煎，食之也松脆可口。藤萝
花以糖浸渍后可制饼，饼色
暖红，芬芳清洌。北方的“藤
萝饼”，令梁实秋老来常怀莼
鲈之思。

南瓜花和面炸好后，盛
在白瓷盘里，犹抱琵琶半遮
面，让人心生爱怜。吃南瓜
头时大快朵颐，吃南瓜花，感
觉花蒂有股甜味儿。

也有其他食法，《影梅庵
忆语》中说董小宛“酿饴为
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
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
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
何其风雅。

春日黄昏，粉墙掩映，邀
得二三好友，搛嚼醇香柔润
的藜蒿，品咂清新爽口的茉
莉花茶，掰食晶莹槐花饼，把
酒话桑麻，咀嚼乡愁，尘世渐
远。屋外烟雨梨花，杨柳堆
烟，恍入吴冠中的江南水墨。

“百花影姗姗，芬芳入餐
盘”。花馔色味融合，有归隐
山林的高雅意趣。品尝春日
花馔，咀嚼乡愁，抵达平和。
花馔入口，花香侵袭，寻常日
子清浅芬芳，清欢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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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家的猫误食了老鼠药死
了，我妈赶紧把二花拴了起来。

二花猫龄不足一年半，是一只
特别胆小，但特能干饭的中华田园
猫。最近，二花估计到了青春期，那
颗猫心除了想着饭，还想谈恋爱。
二花天天叫，不舍昼夜。我妈怕扰
到了四邻，隔段时间就出来给二花
上政治课，打一竿子再给把猫粮，竿
子打在地上，敲地震猫效果不明显，
猫粮倒是管用，但吃完它更有力气
叫了。

我妈没了办法，只好将二花牵
到大门外的菜地里，耳不听心不
烦。刚把二花牵出去没半天，我妈
神神秘秘跟我讲，菜地里来了一只
小黄猫，猫大不由人，由它自由恋爱
去吧。

我较为不安，因为二花拴着，若
它相不中小黄猫，正当防卫时，绳子
牵绊，明显处于劣势，我得去支援才
行。我赶到现场，见小黄猫正在离
二花两米外的地方含情脉脉蹲守，
二花本来胆小，加上猫生第一次见
外猫，就遇到来撩妹的，咳，关键对
方还是一只体小毛稀、猫相一般的
田园猫，年龄和二花一般大，但颜值
还不及二花一半儿。

主人这关没过，于是扔土坷垃
驱逐，小黄猫痴心不改，不为所吓，
一动不动蹲守原地。于是拍视频发
给读大二的侄女，侄女远程给小黄
猫把关，下了定论：黄猫太丑，猫脸
又厚，必须赶走。

我将二花牵回家中，大门紧闭，
独留小黄猫在外喵喵。黄猫在外
喵，二花在里面喵，不懂猫语，搞不
清两猫说的啥。半日无事，下午在
街上遇到了小四千，小四千是只挪
威森林猫，猫龄比俺家二花大几岁，
猫色白为主，黑点缀，是村里猫界最
靓的仔，每次遇到它了，我都会停下
和它玩上半日，因其主人花了四千
元买的，所以得了猫名“小四千”。

我喊“小四千”，它一改常态，并
未理我，急吼吼逃窜而去。我秒感
估计到我家相亲去了，忙赶回家中，
我妈告诉我，小四千来我家了，刚才
还在，现在不见猫影了。

谈话间，我猛一抬头，见小四千
正在邻家二楼楼顶踱步，心里甚喜，
若小四千做了俺家猫女婿，生一窝
小猫肯定漂亮。我妈也附和，是呀，
就是送人也好送。为断了小黄猫的
贪念，我唤小四千下来，并对它露出
了姨母笑。

二花胆小，貌似也害怕小四千，
但猫界的事儿，人类也搞不懂，或许
聊聊就熟悉了。于是关房门，任由
两猫在外喵。期间我不断出去偷
窥，二花似乎也对小四千渐生好感，
小四千靠近它躲，小四千欲走，它还
喵喵叫挽留。

将此事汇报侄女，侄女大喜，小
四千漂亮又名贵，人见人爱。一家
人都同意二花跟小四千交往，于是
将小四千当贵宾对待，猫粮款待。

次日，喂猫时，每猫一碗猫粮，
小四千自己的不吃，过去抢二花的，
二花乖乖退后，小四千吃完二花的
又去吃自己的。我给二花放了几次
猫粮，皆被小四千劫走，最后不得不
用竿子将小四千挡在一旁，二花才
得以吃饱。

后来小四千主人将其抱走，二
花才重抖干饭猫威风。小四千前脚
走，小黄猫后脚到了，臭猫，不要猫
脸，我刚想打走它，却发现它嘴里叼
着一个蛋挞，正围着我家房子打转。

小黄猫上树爬墙的本领远不及
小四千，它爬不上我家院墙，只能在
隔墙猫聊，蛋挞送不进来，急得小黄
猫团团转。

不禁感慨，日久见猫心呀，从这
点上，小四千远不及小黄猫对二花
情义深厚。我替二花把关的这场婚
事，把家庭出身、长相摆在了首位，
自认为比猫聪明，可以替二花做主，
却终败给了一只蛋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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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里有一个行当叫裁
缝，也叫“成衣匠”“缝衣匠”。裁缝
大多有一双巧手，惯会量体裁衣。
清人顾雪亭在《土风录》里曾经这般
介绍：“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
剪缝缀之事，后逐以名其人。”对于
一个裁缝来说，裁、剪、缝、补这几样
算是基本的技能，故而有一个趁手
的剪子，可以事半功倍。

旧时裁缝铺前常贴一副对
联：“也须规矩从绳墨，还待春风
试剪刀。”推敲句意，大抵是言裁
缝的匠人之心，个中又蕴含做人
的道理。

除了专业的裁缝，按照农业社
会男耕女织的传统，待字闺中的姑
娘修习女红在以前似乎是件约定
俗成的事情。纺织、缝纫、刺绣、拼
布、剪花、浆染，每一样都得会一点
儿，不然将来过了门有可能不招夫
家待见。不过，女红手艺太好也是
一件烦心事，清人李笠翁的《奈何

天·忧嫁》曲云：“催妆未了，又復
劝更衣，信手裁云不度肌，穿来宽
窄称腰围，低徊。只恐他年，较此
增肥。”信手做了一件嫁衣，大小刚
刚好，可是婚期都还不知道什么时
候呢，回头人若胖了一分，这衣服
是不是就穿不了了？

水无常势，云无定型，裁剪不
易，故世人常用“裁云剪水”借指裁
缝的高超技艺。其实，云和水真的
是可以剪裁的。“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风既是剪刀，

“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然也
在情理之中了。前人曾用“剪将淞
水，快若并州”形容剪刀之利，风入
层云，仿佛剪纸一般，忽作龙腾，忽
为虎跃，忽化彩凤飞去天际。

与“裁行云”一样有意思的是
“剪流水”。山是眉峰聚，水是眼
波横，古人似乎对剪水双眸情有
独钟。清代天才诗人黄仲则的
《感旧杂诗》里就有“明灯锦幄珊

珊骨，细马春山剪剪眸”之句。记
得张爱玲还是哪位作家对这个句
子进行过解析，说这双幽幽的眸
子若被剪开来，里面定是一个沉
鱼落雁的世界。

诗经六义，最有意思的莫过于
“比”。不只作为饰物的衣服和作
为景物的云与水需要裁剪，得失寸
心知的千古事——文章也需要裁
剪。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屠长卿在
那部以李太白事迹为蓝本的长篇
传奇《彩毫记》的第二出戏“夫妻玩
赏”中写道：“名擅雕龙，诗成倚
马，请思裁云剪水。”此处的“裁云
剪水”形容一个人才华出众，构思
不落俗套。读者如肯细细咀嚼，自
能心领神会。

当然，抛除这些字面上、引申
意义上的裁和剪，闲时看燕子拖
着剪刀在水面上轻掠而过，与友
伴比划几下剪刀手，也是人生的
一大乐事。

又到清明。清晨，站在窗前，
朝家乡的方向凝望，不由想起另一
个世界的您。

您七岁时，经常吃上顿没下
顿。一次，您饥肠辘辘，在山地里
偷了一根山芋，让人追赶，逃过了
一个又一个村庄。到了秋收，您总
蹲在田间地头，一根一根的捡拾稻
穗，交给奶奶。那个年代，您为了
能吃上一顿饱饭尝尽了苦头。这
些都是您卧病在床时与我谈起的。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您
一直在外打工，只有到了年关才回
来几天。那时，我对您的印象是模
糊的。

您生病回家治疗那年，我正读
初一。我们天天相见，您的形象才
逐渐清晰起来。这时，我才知道您
的真实年龄，知道您还会拉二胡，
会吹笛子。您给我讲，奶奶死得
早，在我这个年纪您就已经跟爷爷
学手艺，曾饿着肚子挑一百多斤的
稻子走了五十多里路。

您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

更加唠叨，将大半生的经历一件一
件地“抖搂”出来，恨不得把这辈子
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一股脑儿
地塞给我。而那时的我，还很懵懂
无知，无法理解您的苦楚，对您的
唠叨只感到无奈与烦闷。

我曾向您大声地吼叫过。那
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您坐在摇椅
上，我靠着门栏。我大声地朝您
嚷，说您无能，在外那么多年，家还
是土瓦房子，除了十四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家里什么也没有。每次开
学交学费，我和姐姐交的都是“白
条”。老师天天催我们要学费，我
在同学面前始终抬不起头。

您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神
情枯槁。听了我的嚷叫，您的嘴唇
被气得发紫，哆哆嗦嗦地将身旁的
一个茶杯推倒在地上。“哐当”一
声，玻璃碎片溅了一地。您使出全
身力气大喊“不孝子”，随后一直喃
喃自语。

我靠坐门槛，沉默了。我多么
希望您能像从前那样刚劲有力，一

手拎起我，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
股。可现在，您的手青筋暴突、颤抖
无力。我开始懊悔……我抱头肆无
忌惮地痛哭，哭那坐在摇椅上病怏
怏的您，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

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
也是我对您最深的记忆。

因为您的长痛久病，家里的日
子愈发艰难，为了挣钱给您治病，
也为了生计，我外出打工。就在次
年的春天，您的病情日益加重。我
永远不会忘记，就在一个春日的夜
晚，我还奔忙在回家的路上，您匆
忙地走了。

母亲告诉我，您走的时候眼睛
没合上，估计没等到我回来。我急
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追赶上您最后
的牵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恨
自己的少不更事，恨作为儿子的无
知不孝，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

“对不起”……
时光易老，岁月无情，您已静躺

深山十八年。如今，我已为人父，每
到清明心中仍然充满惆怅……

老班长又是发微信，又是打
电话，忙活了好几天，总算把家
乡中学毕业班的老同学约齐，
定好日子，并做了一些有关准
备工作，近期举行同学会。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老
同学一聚齐，有的握手，有的拥
抱，有的搂肩膀，有的互相拍
照、互相问候……说了好话说段
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十分的
热闹。紧跟着，天南地北、家长
里短的侃个没完。待商量好活
动事项，大家就按计划和约定
好的时间，兴冲冲地先去母校
参 观 ，与 母 校 的 部 分 师 生 座
谈。尔后，给母校赠送了纪念
品和数千本图书……

六时许，入住某酒店安顿好
后，便准备举行晚宴了。

这一切都很顺当，充满了热
烈、欢乐而友善的气氛。没承
想，到安排谁坐第一桌的主位
时，却卡壳了。

大家静一静！老班长首先
提议，请班里仅剩的一位厅官
程旭同学坐主位。站在前面的
十多位同学随即大声附和。

程旭同学脸上掠过一丝不
易察觉的自恋式的神情，笑了
笑，又瞄瞄这位，瞅瞅那位，瞬间
想起前不久一位很要好的同事
告诉他，那同事的一位在省里某
厅当一哥的老乡，两个月前应邀
参加一次十多位老同事的聚会，
由于这帮老同事数他从政级别
最高，大家推举他坐了主位，没
想到半个月后，竟进去了。说
完，那位同事又一脸正经地说，
老程呀，往后如有参加啥聚会，
可别轻易坐主位。想到这，程旭
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于是，便
言词恳切地婉言推辞，再三说，
老同学聚会，不必穷讲究，这
……这个主位嘛，我就不坐了。

老班长轻咳了一声，又提出
请某大公司的董事长祁大志同
学坐主位。祁大志同学身旁的
好几位同学都说应该、应该。

祁大志同学先是头一仰，胸
一挺，嘴一咧，嘿嘿两声后，心
中不禁有些忐忑，耳边猛然响
起昨晚妻子给他吹的枕头风，
大志呀，咱这些年办公司、开工
厂，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但不

知你那帮老同学有无办企业、
做生意的，听说上一届同学开
同学会，谁出钱最多，谁就坐主
位。你明天去开同学会，不管
是开会还是吃饭，坐位一定要
靠边些，千万别坐主位，咱可别
去充什么大头哟。想起妻子的
嘱咐，他很快伸开两只手掌，左
右晃个不停，使不得，使不得
哟。这主位还是让别人坐吧。

老班长沉吟片刻，环顾了一
下左右，再次建议道，那就请咱们
班里唯一的一位博士文咏静同学
坐主位吧。不少同学连声说好。

这时，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学
对老班长悄声说，顾建伟同学
当年是母校学生会副主席，现
如今是咱家乡镇上的镇长，咱
们的父母官，这个主位让顾建
伟同学坐好些。

原本双眼闪现出些许亮光的
文咏静同学耳灵，反应挺快，他赶
紧满脸堆笑地说，是是是，应该让
顾建伟同学，不，是让顾大镇长坐
主位。说完，鼻子里轻轻地哼了
一声。心里说，父母官？父母官
又咋地？去年冬我有个亲戚建房

的事去找他，请他这个当镇长的
老同学通融一下，没想到他净给
我打官腔，不就是建多一层嘛？
说啥也不给我半点面子，给他意
思一下，还跟我装。这事过去大
半年了，而今一想起就来气。
啍！不就是个科级嘛，跟你争这
么个主位就跌份了。

不不不。还是让文咏静同
学，哦，是让文博士坐主位吧。
顾建伟同学双手抱拳，满脸虔
诚地推让道。可脑子里老打问
号，这年头的博士呀？嘿！心
里想，去冬正是清理违章建筑
的风头火势，他为一个啥亲戚
建房的事来说情，说什么就多
建一层，钢筋都扎好了，我大道
理小道理的说了一大堆，他硬
是转不过弯来，老是在念叨看
在老同学的份上，净想着自个，
咋不设想一下我的处境？还扭
扭捏捏的想送礼，真是屙屎不
知风向。想让我违规，用咱乡
下人的话说，捉我的手去抓蛇，
门都没有！切！还博士呢？这
个主位让你坐又如何？

渐渐地，餐厅里的气氛显得

有些沉闷和尴尬……
依我看呀。一位身体有些

发福的同学对老班长斟词酌句
地说，哎呀，都这么谦让，你是
咱们的老班长，又是这次同学
会的召集人，这主位呀，还是你
坐比较合适。

这位同学的话音还未落地，
立马有同学直嚷嚷，是呀，是呀。

老班长愣了愣，心中直打
鼓：以往开同学会或搞啥聚会，
常为主位的安排伤脑筋，有的
争，有的让，有的没坐上主位，
事后牢骚满腹，有的坐了主位
后出了这样那样的事……得，你
们都够猴精的，可我也不傻。

有同学嘀咕道，这个主位真
麻烦……

又磨叽了一会儿，老班长亮
开嗓门，对餐厅经理朗声道，上
菜吧！

终于，晚宴开始了。餐厅里
似又恢复了刚刚那热烈、欢乐
而友善的气氛，刹那间响起了
一阵阵推杯换盏之声……

然而，第一桌的那个主位却
空着。

声音
春天的声音
譬如雷鸣
以宽宏亮丽的气魄
一回回 深入人心

那些灵性的植物
以顿悟的姿态
自春天生发
伸展到秋的氛围
济济斌斌

风景
纤秀的风景
被爱的感受包围
一丝丝的甜蜜
浸渍着辛酸和泪水

圆柔的年轮
昭示岁月的旋律
生命的潮水
在柔软的内心
一如起落有致的音乐
搅动渴望和诗意

风景（组诗）

窗·花
□罗时东/摄

▲

雾漫青山
□汤青 摄

▲

□程应峰


